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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和声

□ 尹红芳

“峰峦叠翠风光美，山中‘明珠’渔歌
欢……”在湖南省新化县西北边陲，有一颗璀
璨的山中“明珠”——龙湾村，它与益阳安化
相邻，处在龙湾湿地公园的核心腹地，是一个
隐藏在山峦丛林中的梅山村落。全村三面环
水，依山傍水，呈半岛风光，其水势天成，宛如
一条盘曲的蛟龙，守护着这座静谧而美丽的
村庄，守护着居住在这里的勤劳、善良、乐观
的人们。

记忆复苏

2005 年，一个春和景明、鸟语花香的日
子。新化县“山歌”演唱培训班，一缕柔和的
阳光透过明净的玻璃窗，使整个教室变得明
媚和温暖。台下，一名女子时而托腮聆听，时
而低头沉思，突然，似听到了什么打动她的
话，又似是想到了什么动人的往事，她的嘴角
露出一丝弧度，渐渐地，这笑意滋生开来。

教室里，授课老师铿锵的声音还在她的
耳畔回荡，而另一个更强健的声音，从遥远的
地方飘来，最初隐约缥缈，继而愈来愈清晰，
最后变得清越悠扬，竟牢牢占据她的脑海，余
音不绝，久久萦绕。

那是她多年来时常梦回的一个场景：一
名青春活泼的少女，在山花烂漫的田野，时而
奔跑，时而歌唱，时而采撷着不知名的野花，
时而吆喝着洁白的羊群，而那吆喝声啊，也像
是美妙的歌曲。她一首接一首地唱，唱爷爷
奶奶教的歌，唱爸爸妈妈教的歌，唱隔壁的大
哥大姐教的歌。夕阳西下，她要牵着喂养的
羊回家了。一路上，她还继续哼唱着欢快的
曲调。

她是那么热爱歌唱，那么热爱这高亢、嘹
亮、自由而悠长的歌声啊！她觉得，它浓缩了
人世间所有的美好，定格了时光中所有的快
乐；而她的青春，因为这歌声，而变得更加绚
丽多姿。

时光流转，让我们再一次回到那间教室。
教师的声音还在继续，那位女子的嘴角依旧
带着微笑。青春的记忆，在她的脑海苏醒了，
环绕的歌声，拨动着她的心弦。

是啊，她自己都记不清，已经多久没唱歌
了。岁月的磨砺，生活的艰辛，她从那无忧无
虑的青春少女，蜕变成为肩负着家庭重担的
底层打工人、每天做不完农活和家务活的农
村妇人。她的那些年少时一起放羊、玩耍、唱
歌的朋友，还不是和她一样在生活的重压之
下，消弭了激情，泯灭了歌声?

她想起了离开家乡的那些时日。那是
1994年，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活，或许也为了
一个自己也说不清的微茫的希望，她只身去
了广东打工。然而，工厂高负荷工作的劳碌，
日复一日加班加点的煎熬，很快就让这个不
知愁滋味的少女，尝尽了生活的艰辛，人生的
酸苦。

她每天只是想着怎么能挣更多的钱，一
早起来干活，干完活睡觉，第二天起来，又是
干不完的活。整整十年，她就是重复着这样
枯燥的日子，能给她带来慰藉和快乐的，只有
领工资的时候。她看到手中的钱，一方面因
为父母能据此改善生活而感到欣慰，另一方
面也对生活、对未来有着较为踏实的憧憬。

2004年，和同村的恋人结婚生子，她才又
回到了家乡。她以为，自己的人生，应该就是
像祖祖辈辈那样，波澜不惊地过下去了。十
年来，她用自己的勤劳，换来了较为丰足的生
活，可她内心却知道，自己很少真正地快
乐过。

直到 2005年的这个春天，她才真真切切
的感受到了十年来未曾有的悸动、欣悦和惊
喜。她清晰地认识到，这次山歌培训，激发和
唤醒了她生命的原动力。她的心中，仿佛有
一团火焰在燃烧——原来，在她灵魂的深处，
还有一处始终珍藏的芳草地，曾让她无比快
乐幸福，又曾杳无踪迹，如今，终于失而复
得。

只是，她所不知道的是，党的十六大报告
提出了“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
术的保护工作”，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
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强调“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
刻不容缓”！新化山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也被越来越重视起来了。

是啊，物质生活变好了，人们对精神层面
的追求也更多了。这名女子或许不知道这些
大道理，但是她却有一个朴素的认识：山歌，
让人快乐，也能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

打工时期的闲暇，她也曾见识过大城市

的灯火辉煌、霓虹闪烁，但浓郁的山野风情，
醉人的泥土气息，才是她最热爱和向往的。

回忆起那些唱山歌的快乐时光，她的灵
魂渐渐复苏起来；她心中那个隐约的决定，也
逐渐清晰且坚定起来。

她叫黄佑花，认识的人，都亲切地叫
她——“花姐”。

艰难历程

善良的人会把生活里的黑暗变成光明。
从新化山歌培训班回来后，龙湾村的田

间地头，院坝屋场，常常会传来阵阵嘹亮的歌
声，后来全村人都知道，唱歌的人，是花姐。

从那以后，熟悉花姐的人，都觉得她变
了，她变得更爱笑了，讲话声也更爽朗了。花
姐知道，是山歌，给她带来了巨大改变。她喜
欢自己的这种变化，并且，还想让更多的人，
也如她一样，拾起久违的山歌，让自己的生活
阳光起来。这是花姐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花姐知道，龙湾村年长的女性，几乎人人
都会唱山歌，这是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
笔“财富”。可年轻一辈，有的会，有的却不
会，或者会得很少。“多么宝贵的一笔财富
啊！”自从山歌培训班回来后，花姐更坚定了
她的看法，她认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
化山歌，得一代代人唱下去，传承下去。虽然
她不知道传承的巨大意义，但是她内心有一
个朴素的认知，山歌里凝结了太多美好的东
西——生命的美好，情感的美好。

她开始行动起来。
她要一家一家地去寻找，找那些有潜力

的，有音乐天赋的，她想组建一个团队，推广
山歌，传承山歌。

可是，花姐寻找的过程并不顺利，响应的
人并不多。有人说：家里有娃，我要带娃呢；
有人说：家里老老小小，我要养家糊口呢；还
有人更直白：花姐，唱这山歌，没有市场，没有
经费，家里人，都说是不正经呢！花姐不怪他
们，而是先从自己身上想办法。

花姐一直觉得自己有音乐天赋。她除了
能唱山歌，还会吹小号。于是，她开始教那些
年轻的姑娘吹小号，在乡里有婚丧嫁娶的时
候，去赚点钱；与此同时，她一步步地流露要
继续带领大家唱山歌的美好愿景和坚定决
心，并且承诺：我接收徒弟，不用一分钱费用，
不让你花钱，还可以让你赚钱。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花姐的努力下，
龙湾村越来越多的姑娘加入了花姐的山歌
队伍。

然而，通向成功的路上，并不总是铺满鲜
花。一来，毕竟靠山歌赚钱的日子不多；二
来，有时候幸运地接几场演出，演出的费用却
迟迟被拖欠。大家拿养家糊口的时间去唱山
歌，却拿不到应得的报酬，心里自然有些怨
气。下一次叫大家山歌排练时，响应的人也
越来越少了。

于是，再一次将大家集结起来，是给大伙
发演出费。

“花姐，不是听说我们的钱还没拿到吗？
你怎么给我们这么多钱？”

“不用问啦！跟着我唱歌，就一定会给你
们钱。”花姐笑答。

一天傍晚，山歌团的两个姐妹结伴来请
教花姐，凑巧在她家门口听到花姐和丈夫的
一段对话，才知道那些钱的来源。

“你这是第几次了，就不能干点正事吗？
你哪怕只是帮别人一场也好，你倒好，去一
次，还倒给几百，你看自己已经给了多少个几
百了！”

花姐心怀愧疚，只得好言好语地安慰道：
“行行行，等以后接的活多了，就不会找家里
贴钱了。”

其实能不能用唱山歌带领大家赚更多的
钱，花姐心里并没有太多底气，但是，要想方设法
把山歌唱下去、传下去，这个信念她无比坚定。

花姐身上自有一种不屈服的精神，她一
旦认定了一个目标，只要认为是对的，就一定
会排除万难，坚持下去。这一点很像她的父
亲，那个当过村支书的坚定而慈祥的父亲，让
她的血脉里流淌着不服输的因子。

其实，面对现实的打压，她也曾有过无奈
和妥协、也曾彷徨和迷茫。

团队排练了一首新的山歌，大家想公开
表演，却没有合适的场地，没有舞台，也没人
关心和重视，只有在有人婚丧嫁娶时，才见缝
插针地有表演的机会。在这些舞台上，会有
流行歌曲，会有各种舞蹈和杂耍，这些艺术形
式自然会获得更多的掌声和欢呼；轮到她们
上台时，只有廉价的演出服和“曲高和寡”的
山歌，在那灯红酒绿的映照下，她们实在是显

得有些落落寡合。
辛苦一整晚，她们收获到了全场最少的

掌声，拿到的是表演者中最低的报酬，这令她
们不免有些五味杂陈。

不理解她的村民甚至直言她是神经病，
一些熟悉的年轻人劝道，这个歌不好听，早就
过时了。

可即便如此，她们都没有放弃过用虔敬
的心、美妙的唱腔去演绎一首首山歌；因为世
事的纷扰并不能动摇一颗歌唱的心。在她们
的内心共有着一个强烈的声音：山歌，不会消
亡！

花姐是一个爽朗的人，她直言，她的钱，
只有为传承山歌才舍得花。为了给演员们买
演出服装，她从没有为自己的生活乱花过一
分钱。她还告诉我们一个小秘密，其实她最
喜欢吃榴莲，每次看到都有些“情难自已”，可
是一看到标签牌上的价钱，再想想演出要添
置的道具和服饰，她次次“秒怂”。

她是如此热爱山歌，走在路上唱山歌，骑
着电车唱山歌，喂鸡做饭时还是唱山歌。她
坚信，美好的东西不会被尘封，终有一天，山
歌的春天会到来。

在花姐的坚持和努力下，她们演出的机
会也渐渐多了起来，知名度也渐渐大了起来。
后来，花姐带着她的团队，从新化县城走到省
城长沙，之后又前往浙江、江西、云南、内蒙古
等地，倾情表演她们的山歌。

在艰难的坚持和守护中，花姐和她们演
出团的山歌日渐唱出了一定的影响力。2017
年，花姐顺利创办了龙湾湿地公园艺术团；
2018年，由于出色的表演成绩和社会影响力，
花姐被评为新化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

2020年，她亲自编排的以新化山歌为基
础的情景剧《原声梅山》，获得娄底市第二届
乡村艺术节决赛一等奖。这一年，花姐被评
为娄底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那也是她第一次，拿到娄底市的奖金。
面对沉甸甸的荣誉，花姐更有信心了。为了
保持团队的演出积极性，她拿出市里奖励的
全部奖金，又拿出自己和爱人多年来省吃俭
用的费用，一共近三万，将村里的荷塘搭建成
了山歌表演舞台。

龙湾村的人们发现，夏季的荷塘，不止看
到盛开的荷花，闻到荷叶的芳香，还经常听到
阵阵山歌嘹亮。

全村人都知道，这是“花姐”们的歌声，这
歌声，越来越欢快，也越来越筋道。

曙光再现

蒙蒙晓雾初开，皓皓旭日方升。
收获的喜悦让花姐的内心更加坚定，也

更加开阔了。此时，她不仅想着要把这份对
山歌的爱延续下去，而且还有了点小小的“野
望”——要把龙湾村的山歌，发展成为新化山
歌中最具原生态代表的山歌。如果这样，那
祖祖辈辈的生活，世世代代龙湾山歌人的梦
想，也就深深地铭刻在这山歌里了。

可是，要达成这样的愿望，她一个人的力
量，是多么弱小啊！为了生计，她依然每天要
干农活，喂鸡、放羊，做饭、洗衣，一样都不能
少。在忙碌的日子里，想想那些梦想，花姐无
奈地笑笑，却总是有种郁郁不得志的感觉。

可是，不管在哪，她都会唱起山歌，而随
着那悦耳的歌声飘起，她的所有烦恼便会化
为乌有。

常言道，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正
是花姐坚持不懈地歌唱，为她的山歌事业迎
来了新的曙光。多年来，她孜孜以求地等待，
默默无闻地付出，总于等到了一个生命转折
的重要契机。

有一天，她在天华广场参加完山歌演出，
村主任将她叫过去，向花姐介绍：这位是我们
省财政厅来的扶贫干部。花姐抬头看去，只
见一个带着黑边眼镜的青年人热情地向她伸
出手来，对她说：你的山歌唱得真好，我们龙
湾的乡村振兴大业，需要你们参与啊。

淳朴的花姐此时还不明白，山歌和“振
兴”有什么关系，她只是觉得，眼前的这位青
年干部，给她一种很亲切、很和煦的感觉，对
方仿佛散发着温暖而纯净的磁场，让人信服，
给人希望。“我感觉看到了光。”花姐后来如是
说道。

这位年轻的干部，名叫欧阳赞友。2021
年 5月 12日，欧阳赞友来到龙湾，负责这里的
乡村振兴工作。

有一天傍晚，欧阳赞友绕着村中小道慢
跑，听到了一阵阵悠扬的歌声，歌声时而婉
转，时而高亢，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由

的憧憬，令人神往。好几次，他循着歌声去寻
找唱歌的人，却总是失望而归。直到后来，在
一个破烂的猪圈旁边，他感觉歌声越来越清
晰，走近一看，只见一个不修边幅的中年女
性，一边喂猪，一边高歌，她的头发有些凌乱，
衣衫有些污秽。奇妙的是，一边是群猪进食

“呶呶”不绝，一边是如天籁般的山歌荡气回
肠，在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艺术魅力的
交织之下，竟让欧阳赞友产生了一种异样的
美感。

欧阳赞友不忍破坏这美妙的画面，连忙
拿起手机，将人和歌声，永久地记录下来。

再一次见到花姐，欧阳赞友诚恳地谈到
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们愿意，我准备把对面那个猪场
拆了，建一个文化礼堂，为你们提供一个表演
场地。”

“文化礼堂！真的啊？！”花姐大喜过望，
反问道，声音好比唱山歌，比平时高了好些
分贝。

“一个礼拜后就开始动工。”欧阳赞友不
禁露出一丝笑意，语气依然平静，却有着静水
流深般的坚定。

她看到了新的曙光。可是她始终有着一
种不真实的感觉：这束光，能照耀多久呢？

这个省城来的年轻干部，真的没有让她
失望。一个礼拜后，文化礼堂破土动工了。

眼看要春节了，花姐开始筹备龙湾村山
歌春晚演出。

在花姐心里，这应当将是她生命中一次
弥足珍贵的演出。因为这场演出的场地，就
在正在建设的文化礼堂旁边。可是，让她没
想到的是，这宝贵的一次演出，她却未能在
现场。

演出前几天的一个排练，一个演员的茶
盘找不到了，花姐急急忙忙地准备跑回家拿。
路上，只闻一阵巨大又刺耳的刹车声，花姐便
失去了意识。醒来后，她发现自己已身在医
院，这才知道自己经历了一次车祸。

经诊断，花姐了解到自己的髋骨已经断
裂。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花姐忍不住哭了。

“不管怎样，我也要把这次春晚排练好。”花姐
心想。她忍住剧痛，开始用手机联系指导
彩排。

手术前一天，她让病房里陪同自己的丈
夫打开直播。看到大伙精彩的表演，看到直
播间的观众从几千涨到十多万，她的心渐渐
宽慰起来。

夜深了，她想起第二天要动手术，心里又
一阵难过起来。想着想着，泪水沿着她的脸
颊，直流下来。

“明天可要动手术了，而且是全麻，我好
不起来的话，这个项目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那一晚，花姐失眠了。她的眼睛，也哭
肿了。

“或许是我的心中的信念感动了上天。
第二天的手术很成功，手术之后我也恢复得
很快。”谈及那次手术经历，花姐的笑容里总
带着感恩和庆幸。

手术的第二天，花姐不顾医生和家人的
劝阻，拄着拐杖，来到了文化大礼堂的施工现
场，除了指挥演出，她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她记得，欧阳赞友队长说，以后文化大礼
堂的山歌演出管理，就靠她了。这对于一个
多年担任“草台班子”的班主而言，不仅是一
份光荣的使命和巨大的信任，更是一次艰难
的挑战和沉甸甸的责任。

一方面，从今以后，花姐和她的团队唱山
歌，终于有了稳定的场所和舒适的环境；另一方
面，如何利用这个平台，持久地将山歌传承下
去、传唱开来，又有很多新的困难需要去面对。

从小，花姐就是一个细致而有担当的人。
这些问题，在欧阳赞友队长找她谈之前，她就
已经考虑到了。可是她知道，有些事情即使
想做，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天，她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欧阳赞友
队长。欧阳队长鼓励道：“你放心，我们会想
办法帮你们的。我们先把礼堂装修好，你们
好好表演，游客多了，收入有了，其他的也就
不用担心了。”欧阳队长的话如一剂强心针，
驱散了她长时间的担忧。

灵魂的歌声

2022年 8月 28日，龙湾乡村振兴礼堂正
式启动。花姐不顾腰伤尚未彻底复原，毅然
投入了第一次开场演出。她相信，这将是她
人生的又一个出发点。

和她一样的，因唱山歌而人生悄然发生
改变的，还有团队的其他人。

刘丛花是 2021 年正式加入花姐的演唱

团队。刘丛花记得，花姐把她拉入团队的时
候，正是她人生的最低谷。那时，她的父亲去
世不久，母亲瘫痪在床，大哥刚做完心脏手
术，二哥又身患残疾，面对沉重的生活负担，
柔弱的她选择了离婚，主动撑起残破的娘家。
可是，对丈夫和小孩的愧疚，让她常常抑郁
不已。

在一次广场舞比赛中，花姐发现了刘丛
花的乐感很好，之后，了解到她家里的困难，
便想帮帮她。只要一演出，花姐都会叫上她。

“虽然我以前学过舞蹈，可是唱歌我算业
余的，也没有基础。”刘丛花在花姐面前有些
拘谨。

“只要你愿意学就好，我又不收你学费。”
刘丛花被花姐的热忱感动，加入了花姐

的排练队伍。刘丛花发现，只要和花姐在一
起演出，她就特别开心，而且，还能赚到钱贴
补家用。

刘丛花回忆，从那以后，她的收入多了，
心情也好了，更重要的，她真正走出心里的困
境和精神的阴霾。

2022年，刘丛花凭借出色的表演，还成为
了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刘景辉也是在跳广场舞时被花姐发现
的。1987年出生的她，以前更钟情流行乐曲，
可以说对山歌没有任何了解。结婚生子后，
便一直在家照顾小孩。

“那时，我除了相夫教子，生活枯燥，看不
到自己的未来。”刘景辉回忆曾经的那些时
光，看了看身旁的花姐，真诚地表达了谢意。

在花姐那里，刘景辉学会了演唱各种山
歌曲调：高腔山歌，平腔山歌，节奏由慢到快、
一次得吐五十多个字的滚板等等。现在的
她，靠唱山歌，一个月的收入便有几千。她爱
上了山歌，也更喜欢现在的自己。

出生于上世纪 90年代的苏聪，坦言自己
在花姐的“骂声”中，学会了几十首山歌。如
今，她依靠甜美醉人的歌声，在网络平台直播
带货，已收入不菲。

欧阳赞友说，如今，她们已经把唱山歌的
兴趣，转化成了爱好，又将这种爱好，转化成
了产业。

花姐终于明白了欧阳队长对她说的那番
话的意义——她对山歌的执着热爱，她对山
歌的坚定推广，一旦汇入乡村振兴的潮流，便
定能收获更多、更持久的力量，绽放出更绚丽
的光彩。

而花姐的梦想，也从唱响山歌、传承山
歌、推广山歌，延展为乡村振兴，文化振兴。

花姐热爱她的家乡龙湾。很小的时候，
她就听长辈们说，这里是鱼米之乡和茶马古
道的必经之地，梅山文化、码头文化，鱼文化
已在此沉淀经年，历史悠久。小时候，她就在
这片郁郁葱葱的山峦丛林里奔跑和嬉戏，领
略到这方世外桃源的美妙，更受到这方山水
的滋养和熏陶。现在，正是她回报家乡的
时候。

“如何将我们家乡的文化和产业，连同我
们的山歌传播出去，让世人都知晓？”有一天，
花姐郑重地问欧阳赞友。

“其实，你们现在已经在传播了！”欧阳
赞友拿出手机，调出花姐的演出团队的队友
们的直播和抖音，开心地向花姐介绍。“你
看，你们唱山歌的背景画面，有我们的龙湾
湿地，九龙池、蛇溪浴……还有我们的鱼菜
共生基地、食用菌基地、电商网红基地、文化
演艺产业基地、钓鱼基地、民宿基地、猕猴桃
基地、蜜橘基地、房车露营基地……”欧阳赞
友开心地将一个个画面“刷”给花姐看。这
些抖音或直播，都储存在他的手机里，被置
顶关注。

“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
茂。”2022年秋收时节，花姐带着她的演出团
队，特地来到了整片的橘园，她们有的一边摘
橘子，一边唱山歌，有的一边直播，一边带货。

镜头里，花姐笑逐颜开，领头唱着：
走上台呀心里美啊
党的温暖甜在心啊
山珍海味成家常
生活就象人间天堂
美丽乡村画一样
文化广场跳舞又歌唱
家家室内装修亮堂堂
户户门前小车放两旁
文明之火代代传
我们来把山歌唱
……
弥漫着生活气息和欢快情绪的笑语和歌

声，蔓延了整片橘林，响彻了龙湾村，它穿过
电波，飞越涟水，奔向远方，走向世界。

下图：龙湾村风光 李微 摄

“幸福是灵魂的一种香味，是一颗歌唱的心的和声。”——题记


